
第 ４４ 卷第 １４ 期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４
Ｊｕｌ．，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宁夏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２０２３ＡＡＣ０１００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２３６０３１８）；宁夏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２１ＢＥＧ０３００７）；干

旱区生态⁃水文宁夏科技创新团队项目（２０２１ＲＸＴＤＬＸ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１１；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４⁃０５⁃１１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ｎｘｕｌｉｕ２０１２＠ １２６．ｃｏｍ







 



学术信息与动态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０３ ／ ｊ．ｓｔｘｂ．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２６９４

孙建财，刘任涛，王真，田 颖．基于文献计量的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影响．生态学报，２０２４，４４（１４）：６４０５⁃６４１５．

基于文献计量的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孙建财１，３，４，刘任涛２，３，４，∗，王　 真２，３，４，田　 颖１，３，４

１ 宁夏大学林业与草业学院，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２ 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３ 西北土地退化与生态恢复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４ 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摘要：放牧是草地管理和利用的主要方式，对草地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产生深刻影响。 土壤动物作为草地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生物生态学特性而使其分布受到放牧干扰的显著影响。 然而，放牧如何影响土壤动物多样性尚缺

乏系统总结与梳理。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关于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研究论文中，美国发文最多（１８．３６％），其次是中国

（１６．３９％），新西兰以 １２．１４％的占比位居第三；国内外相关发文量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为起步发展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为稳步发展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为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外发文量分别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０ 年达到最高（１５ 篇、８１ 篇）；相关论文的引用

率逐年升高，２０２１ 年以 ３８１３ 次的引用率达到最高，说明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

视。 总结发现，放牧对土壤动物分布的影响主要以地上栖居和地下栖居土壤动物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直接作用途径，亦包括间

接作用途径，而且作用方向取决于放牧强度和放牧方式。 综合分析表明，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于放牧对土壤动物产生的影响，忽
视了放牧对土壤动物产生影响的作用途径的深入研究。 根据我国草地资源分布特征及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研究现状，提出

未来我国在此领域研究的重点，为未来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放牧；土壤动物；草地；多样性；文献计量分析

全球草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 ４０％［１］，孕育了地球上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土壤动物是草地生物多样

性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

师［２］。 土壤动物按其在土壤中的栖居层次可以分为地上栖居和地下栖居土壤动物［３］。 地上栖居土壤动物一

般体型较大，行动能力强，功能群包含捕食性、植食性、腐食性以及杂食性类群，以地表或植被枝干为主要栖息

地。 地下栖居土壤动物一般体型较小，肉眼无法直接观察，无行动能力或行动能力弱，功能群主要以腐食性为

主，常年栖居在土壤内部，对环境变化敏感。 因而，草地土壤动物由于其栖息生境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生物生

态学特性，对环境变化敏感程度不同，将会对外界干扰产生不同的响应和适应，也被称为生态环境变化的指示

者［４］，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研究价值。
据统计，全球 １ ／ ２ 的陆地为放牧场地［５］，到目前为止，放牧仍然是草地管理和利用的主要方式，我国更是

畜牧业发展大国，牧区面积占全国草原面积的 ３ ／ ４。 然而，放牧对草地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产生深刻影响，既对草地植被产生影响，亦对土壤动物分布产生影响。 研究表明，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的影响

大于植被［６］。 原因在于，放牧虽然直接导致植被盖度降低，但同时也减少了植物的光照竞争，植物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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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化生长、扩展地下资源储存响应放牧干扰［７］。 然而，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土壤动物每个

生命周期阶段栖息地所需条件不同，在放牧条件下土壤动物原有的生境遭到破坏而对土壤动物的生存和繁殖

产生致命的影响［６］。 因此，厘清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的影响对草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草地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实际上，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影响作用非常复杂。 以往的研究证实，放牧对土壤动物既有积极

作用［８］，也有消极作用［９］，甚至没有影响［１０］，这种影响甚至取决于放牧方式和放牧强度［１１］。 但是，目前关于

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影响缺乏全面的梳理和总结，特别是：（１）国内外关于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

样性影响的研究情况（发文量、研究机构、研究关键词等）如何？ （２）放牧如何影响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及其

作用途径是什么？ （３）针对我国的研究情况，未来我国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本文借助于

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以草地地上栖居和地下栖居土壤动物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

性分布影响的研究成果分布情况，然后总结放牧对土壤动物产生影响的作用途径，最后根据文献计量和综述，
提出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影响的未来研究方向，为我国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研究提供新的思

路与见解。

１　 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的文献计量分析

１．１　 文献计量数据来源

文献计量分析采用美国雷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基于 Ｊａｖａ 开发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６．２．Ｒ６ 版本［１２］。 在中

国知网（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ＫＩ）以“放牧”ＡＮＤ“甲虫”ＯＲ“鞘翅目”ＯＲ“土壤跳虫”ＯＲ
“土壤螨类”ＯＲ“土壤线虫”ＯＲ“蚯蚓”为检索条件，共检索到 １０９ 篇文献。 同时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

合集以 ｔｏｐｉｃ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Ｒ “ｐａｓｔｕｒａｇｅ” ＯＲ “ｂｒｏｗ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ＯＲ “ｓｏｉｌ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ｓ” ＯＲ “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ＯＲ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为检索条件，检索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９ 年—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共检索到 １０１３ 篇文献

（来自 ２５３９ 个机构，３２９ 本期刊，包含作者 ３９３９ 人）。
１．２　 国内发文数量、机构及主要研究作者

国内关于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研究论文自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历经起步发展阶段（图 １），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历经稳步发展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历经快速发展阶段，相关发文量在 ２０２１ 年最高（１５ 篇）。 整体上国内

关于放牧影响土壤动物分布和多样性的研究较少，特别是放牧如何影响土壤动物多样性及土壤动物在放牧干

扰下的适应机制，未来需要加大研究投入和力度。 在发文机构方面，东北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

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吉林大学等发文较多，是研究放牧影响土壤动物多样性的主要机构。
１．３　 国内研究论文关键词聚类及发展趋势

国内关于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影响研究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如图 ２，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

越大则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大，从左到右展示了关键词从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２３ 年的变化趋势。 将检索文献以关键

词进一步归纳分类得到 ８ 个聚类标签，从上到下展示了关键词聚类标签（研究主题）。 其中，“荒漠草原”聚类

主要包括甲虫群落及土壤功能等；“青藏高原”聚类主要包括放牧强度、高寒草甸、典型草原及灌丛化等；“多
样性”聚类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及群落结构等；“林线”聚类主要包括土壤动物、多样性及高山等；“高寒草地”聚
类主要包括土壤线虫、模拟放牧及生态指数等；“草地退化”聚类主要包括土壤跳虫及群落特征等；“种子埋

藏”聚类主要包括甲虫、二次传播等；“不同草地利用方式”聚类主要包括家畜放牧、植物群落及放牧管理等。
这些聚类结果反映了我国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的研究论文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主要集中在荒漠草原、高寒

草甸、典型草原及一些灌丛化的草原中，并且展示了每个主题研究的热点关键词，为了解国内放牧对土壤动物

影响研究的主题与热点提供了基础信息。
１．４　 国际发文国家、机构及期刊

关于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研究论文中，美国发文最多（１８．３６％），其次是中国（１６．３９％），新西兰以

６０４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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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 ＣＮＫＩ的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研究论文年度发文数量及前 ２０ 发文机构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ｐ ２０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ＮＫＩ

图 ２　 基于 ＣＮＫＩ的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研究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及聚类结果

Ｆｉｇ．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ＮＫＩ

１２．１４％的占比位居第三（图 ３）。 在发文量方面（图 ４），自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历经起步发展阶段，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历经稳步发展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历经快速发展阶段，在 ２０２０ 年发文量达到最高（８１ 篇），随着研究论

７０４６　 １４ 期 　 　 　 孙建财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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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量和质量的不断增加，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的研究论文引用率也越来越高，在 ２０２１ 年以 ３８１３ 次的引用

率达到最高，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 在被引期刊方面，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以 ５１９ 次引用位居榜首，Ｐｌａｎｔ Ｓｏｉｌ 以 ３９９ 次引用位居第二，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以 ３６４ 次引用

位居第三。 在发文机构方面，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国科学院）是发文最多的机构，其次是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新西兰农业研究院），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英国研究图书馆）以 ４８ 的发文

量位居第三。

图 ３　 基于 ＷＯＳ 的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研究论文全球发文频次

Ｆｉｇ．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ＯＳ

１．５　 国际研究论文关键词聚类及发展趋势

国际上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影响研究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如图 ５，从左到右展示了关键词从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的变化趋势。 将检索文献以关键词进一步归纳分类得到 ７ 个聚类结果（图 ５）。 聚类结果将放牧

对草地土壤动物的影响研究归纳成 ７ 个研究主题，其中，“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聚类主要包括全球变化背景下放牧导

致的一氧化二氮、温室气体排放等；“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聚类主要包括放牧干扰对土壤动物多样性及昆虫保护的影响；
“Ｓｏｉ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包括放牧可能导致的土壤功能、土壤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土壤动物的分布与组成；“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聚类主要包括放牧管理、放牧强度、土壤动物多样性，强调不同放牧强度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包括放牧导致草地退化后的恢复、管理、可持续评价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聚类主要包括土壤动物、土壤微生物、植物⁃土壤的相互作用，强调不同土壤动物类群对干扰的响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主要是土壤动物应对放牧干扰，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以抵抗干扰。 这些聚类结果为我们了解过去

及当下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的主要研究热点提供了基本条件。

２　 放牧对土壤动物的直接影响

２．１　 放牧对地上栖居土壤动物的直接影响

放牧对地上栖居土壤动物的直接影响主要通过家畜踩踏及采食叶片摄入实现（图 ６）。 家畜踩踏会影响

土壤动物的分布格局，Ｄｕｆｆｅｙ 研究证实即使是小频率（每月 ５—１０ 次）的踩踏，仍然对土壤动物有致命影

响［１３］。 较强的移动能力是地上栖居土壤动物抵抗干扰的主要方式，放牧时家畜踩踏导致移动能力弱的地上

栖居土壤动物死亡［１４］，例如毛毛虫（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和蜣螂（Ｇｅｏｔｒｕｐｉｄａｅ）等，而对具有较强移动能力的地上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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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基于 ＷＯＳ 的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研究论文前 ２０ 被引期刊、前 ２０ 发文机构及年度发文数量

Ｆｉｇ．４　 Ｔｏｐ ２０ 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ｔｏｐ ２０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ＯＳ

土壤动物影响相对较小。 此外，由于放牧导致栖息地适宜性下降（如植被盖度下降、土壤紧实度增加等）迫使

地上栖居土壤动物寻找新的栖息地，导致局域土壤动物多样性发生变化［１５］。
其次，家畜采食叶片对内食性昆虫的无意摄入直接减少其多样性（路径 ２），而对外食性昆虫的影响较小。

而植食性昆虫对家畜采食也会做出响应，Ｇｉｓｈ 等研究发现，蚜虫（Ａｐｈｉｄｏｉｄｅａ）和瓢虫（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在植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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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基于 ＷＯＳ 的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研究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及聚类结果

Ｆｉｇ．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ＯＳ

部感觉到食草动物的呼吸时会通过舍弃植物叶片避免被大型食草动物摄入［１６］。 此外，家畜产生的粪便又为

土壤动物提供了养分（路径 ３），增加了腐食性土壤动物的数量［１７］，关于家畜粪便增加土壤动物数量及多样性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蜣螂［１７—１８］，但也有文献报道高密度放牧会增加蜣螂被踩踏的风险，从而降低蜣螂数量［１４］。
Ｗａｇｎｅｒ 等研究了放牧后蜣螂数量的变化，发现在轻度放牧下会增加蜣螂的数量，而长期高强度放牧下这种正

向作用会消失，导致土壤动物多样性急剧下降［１９］。
２．２　 放牧对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的直接影响

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移动能力弱或无法移动，一般栖居于土壤中，对环境变化的感知非常敏感［２０］，家畜踩

踏导致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直接死亡（路径 １），进而影响土壤动物多样性［９］。 此外，家畜粪便为地下栖居土壤

动物提供食物来源，在局域尺度上可能会增加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的数量（路径 ３）。 总的来说，家畜对土壤动

物群落具有下行效应，能显著改变土壤动物群落组成，而家畜粪便引起腐食性土壤动物增加又存在上行效应，
影响更高营养级土壤动物［６］。

３　 放牧对土壤动物的间接影响

尽管放牧对土壤动物的直接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与直接作用相比，间接作用对土壤动物的影响更为复

杂［６］（图 ６）。 放牧对土壤动物的间接作用主要通过改变植被状况［２１］ （路径 ４）及土壤条件（路径 １３）来

实现［２２］。
３．１　 放牧对地上栖居土壤动物的间接影响

草地植被不仅为家畜提供了食物资源，而且植被覆盖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土壤动物世界。 对于地上栖居

土壤动物来说，植被为其多样化的功能群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首先，放牧最直接的表现是造成草地植被盖

度下降，由此影响地上栖居土壤动物的多度和多样性。 （１）植被减少导致植食性地上栖居土壤动物可食植物

叶片减少（路径 ５），降低了植食性土壤动物的多度和多样性［１５］；（２）植被为地面土壤动物提供了良好的遮蔽

效果（路径 ６），降低了鸟类及捕食性脊椎动物捕食土壤动物的风险［２３］，而放牧导致植被高度和密度下降，大
量土壤动物裸露在地表，增加了土壤动物被捕食的风险［２３］；（３）植被对捕食性土壤动物捕食具有隐蔽和设置

陷阱的作用（路径 ７），例如植被为螳螂（Ｍａｎｔｏｄｅａ）提供隐蔽和跟踪猎物的机会，植被细高的茎干为蜘蛛

（Ａｒａｎｅｉｄａ）结网提供了支撑等，而植被被啃食导致捕食性昆虫无法获得足够食物资源导致其数量减小［２４］。
其次，一些昆虫将卵产在植物叶片上，家畜啃食植被叶片时流出的口水会抑制土壤动物的孵化率［２５］（路

径 ９），影响其多样性。 此外，家畜在啃食叶片时掉落的植物碎屑会吸引植食性土壤动物［８］，增加局域土壤动

物多样性（路径 １２）。 同时，家畜皮肤组织掉落在草地，也会吸引土壤动物，引起局域土壤动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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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家畜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的直接及间接影响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图中实线表示直接影响；虚线表示间接影响；黑线表示负向作用；红线表示正向作用；数字表示放牧影响土壤动物的作用路径

３．２　 放牧对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的间接影响

对于生活在土壤内部的地下栖居土壤动物来说，植被和土壤的变化都会引起其群落组成的变化。 一方

面，植被具有光合固碳、根系固氮的能力，为土壤输送必需养分（路径 ８），由于植被地上部分被啃食，植物固

碳、固氮的能力下降［２６］，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缺失食物资源，从而影响土壤动物多样性。 而且由于植物叶片减

少导致植被凋落物减少（路径 １０），直接降低了植被输入土壤中的元素含量，进而影响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的分

布和多样性［２７］。 另一方面，高大茂密的植被对土壤温度有缓冲作用［２８］，白天温度高，夜晚温度低，而植被能

维持相对恒定的土壤温度，为土壤动物提供适宜栖息和产卵场所（路径 １１），放牧后由于植被被啃食导致遮光

能力下降，地表裸露导致土壤温度升高，使移动能力弱、无法寻找适宜栖息地的土壤动物死亡，特别是对土壤

动物幼虫发育至关重要［２９］。
放牧除显著降低草地植被盖度外，还会显著改变土壤理化性质［３０—３１］。 大量研究表明放牧显著增加土壤

容重，从而改变土壤含水量与土壤机械组成，进而影响土壤养分的含量与分布［３２］。 地下栖居土壤动物常年生

活在土壤内部，对土壤的变化非常敏感，家畜踩踏导致土壤容重增加［３２］（路径 １３），土壤疏松度下降，改变了

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的生活空间，主要表现为：（１）土壤容重增加导致水分入渗率降低（路径 １４），土壤持水力

下降；（２）土壤容重增加导致土壤沙粒、粉粒、黏粒含量发生变化（路径 １５），土壤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３）土
壤疏松度和植被盖度下降导致输入土壤中的养分含量减少（路径 １６），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缺乏足够的食物资

源；（４）植被减少导致土壤温度升高（路径 １７），土壤环境不再适宜栖息。
３．２．１　 放牧对土壤螨类跳虫及土壤线虫的影响

土壤螨类跳虫及土壤线虫是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的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不同的土壤动物类群营养结构及

生活史策略不同，使得放牧对不同类群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研究表明，放牧降低了土壤螨类跳虫的多度

及多样性［３３］，这不仅与放牧导致的植被和土壤条件变化相关，而且与土壤动物营养级结构密切相关［３４］。 但

也有研究表明放牧增加了土壤螨类跳虫的多样性［３４］，这与放牧导致的环境条件变化密切相关。 例如，孙彩彩

等［３５］在高寒草甸的放牧实验中发现，家畜放牧显著减小土壤螨类及跳虫的多度，但会提高其多样性，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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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放牧改变了土壤容重和土壤速效养分的含量。 关于放牧对土壤线虫的研究表明，放牧导致植被和土壤性

质的变化降低了土壤线虫的多度及多样性［３６］。 然而，Ｐａｎ 等［３７］通过不同放牧强度对土壤线虫的影响研究发

现，轻度放牧使土壤线虫的丰富度增加 １８．５％，并且随放牧强度增加，深层土壤能够缓冲高强度放牧对土壤线

虫的不利影响［３８］。 整体上，研究表明放牧对土壤螨类跳虫及土壤线虫的作用方向取决于放牧方式与放牧强

度。 例如，羊单牧和轻度放牧会促进土壤螨类跳虫的多样性［３９—４０］，而牛羊混牧和过度放牧则对土壤动物群落

产生负向作用。
面对放牧带来的不利影响，土壤动物会做出响应以应对放牧干扰［４１］。 研究表明，当土壤紧实度增大、水

分减少时，土壤动物会向更深层土壤中迁移以获得足够的生活元素，而无法移动的、耐受力强的土壤动物在草

地短期遭受放牧干扰时可能会存活下来［３］，但在长期放牧干扰及过度放牧下，土壤动物则会死亡。 并且土壤

动物不同的类群对放牧的响应原因可能不同，土壤螨类和跳虫具有避光避热性［４２］，植被减少导致地表土壤温

度升高，迫使他们向更深层土壤移动，而土壤线虫对水分尤为敏感，放牧引起的土壤变化迫使它们向更湿润的

土层移动以获取足够的水分［４３］，不同土壤动物类群对放牧干扰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方式。

４　 不同放牧方式与放牧强度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４．１　 放牧方式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牛和羊是牧区最主要的家畜类型，研究表明牛和羊不同的体型，对牧草的不同偏好以及不同的粪便类型

导致它们对草地土壤动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４４］。 相比于羊，牛因其高体重、大身躯对草地植被和土壤的破

坏程度大于羊［４５］，牛蹄踩踏使土壤更加紧实，土壤持水率显著下降［４６］，这对地下栖居土壤动物的影响更

大［３１］。 对于牛等体型较大的食草动物，它们可以忍受较低的植物营养含量，但需要更多的食物量来最大化生

产性能［４７］，而对于羊来说，它们选择食物更多倾向于植物物种丰富度高的地方［４８］。 单位个体的牛摄入量大

于羊，但若羊群数量超过牛群，羊群对植被的摄入甚至会超过牛群，进而影响土壤动物的多样性。 然而，一项

在高寒草原不同放牧方式对土壤动物的影响研究中表明，羊单牧对土壤动物多样性具有正向作用，而牛羊混

牧或牛单牧则对土壤动物产生不利影响［４０］。 此外，不同的粪便类型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等研究了

牛、羊、鹿放牧后粪便养分的流失速率，发现在同等放牧强度下，牛粪的硝态氮、氨态氮、和磷的损失大于羊粪

和鹿粪［４９］。 然而，羊的粪便比牛的粪便分布更加均匀［５０］，对土壤元素的补充较为平衡。 研究表明，羊单牧与

牛羊混牧对土壤有机碳稳定性的影响较小，而牛单牧对土壤有机碳稳定性影响较大［４５］，而在草地承载力范围

之内，一定数量的家畜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较小，甚至没有影响［１０］。
４．２　 放牧强度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放牧强度对土壤动物产生的不同影响主要通过对植被和土壤的改变发生［６］。 轻度放牧显著提高土壤有

机碳和铵态氮［５１］，进而增加土壤动物数量。 Ｐａｎａｙｉｏｔｏｕ 等研究发现，在轻度放牧下土壤线虫的多度直接增加

了 １８．５％［１１］，因为轻度放牧改变了植被组成，家畜粪便影响了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布［５１］。 适度放牧下草地植

被展现出密度依赖性的驼峰型模式［５２］，由于短期内植被增加，导致土壤动物多样性在短期内增加。 随着放牧

强度增加，草地有机碳、生物量、碳氮比呈下降趋势［７， ５３］。 研究表明重度放牧显著增加土壤容重，降低土壤有

机碳、硝态氮和土壤水分［５１］，在重度放牧下草地植被急剧减少，植被恢复力低，导致植被光合作用减弱，固碳

能力下降，进而降低了土壤碳含量。 此外，由于重度放牧踩踏使土壤容重增加，土壤水分减少，增加了土壤动

物被踩踏致死的风险。 Ｙａｎ 等通过不同强度的放牧试验表明，在高强度放牧下土壤温度直接提高 ２．６℃ ［３０］，
显著影响土壤动物生存。 如果草原长期遭受高强度放牧，会导致土壤动物多样性急剧下降，草原生态系统近

乎崩溃［５４］。

５　 国内不同牧区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５．１　 国内不同牧区草地资源

我国牧区主要包括青海、西藏、甘肃、内蒙古、新疆等省和自治区，不同牧区家畜主要是牛和羊，各个牧区

２１４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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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载放牧情况［５５］。 根据第一次草地普查数据，我国草地总面积为 ４ 亿 ｈｍ２，占国土总面积

的 ４１．７％［５６］，其中五大牧区的草地面积占我国草地面积的 ７１．６％以上［５７］。 其中青海、西藏、甘肃草地类型主

要是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内蒙古主要是温性草原和荒漠草原，新疆则包含了高寒草甸、高寒草原、温性草原

及荒漠草原［５５］。 高寒草甸植被类型以耐高海拔和寒冷的矮杆草和禾草为主，植被盖度大，而高寒草原植被类

型以耐高海拔和寒冷矮杆草和灌木、半灌木为主，植被分布呈斑块状［５７］。 温性草原植被类型以旱生丛生禾草

为主，并混有旱生杂草，而荒漠草原以旱生灌木、半灌木为主，并混有少量旱生禾草和杂草［５７］。
５．２　 国内不同牧区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不同牧区的海拔、降水、气候等条件不同，孕育了不同的草地类型，因此不同牧区放牧对土壤动物产生的

影响不同。 研究表明，放牧降低了高寒草甸和草原的地上栖居土壤动物多样性［３５］，但增加了地下栖居土壤动

物的多样性［３５， ４０］，并且高寒草原在不同放牧强度下对不同土壤动物类群产生的影响不同［３９］。 然而，在温性

草原的放牧实验中发现，放牧导致地下栖居土壤动物多样性降低［５８］。 同时，研究表明轻度放牧对荒漠草原土

壤线虫多样性有积极作用［５９］，但也有研究表明放牧对荒漠草原土壤线虫多样性没有影响［６０］。 放牧对不同牧

区草地类型中土壤动物的差异性影响反映出放牧对土壤动物影响的地域性。 不同的草地类型具有不同生态

功能的植被群落和土壤条件，不同草地类型植被及土壤对放牧干扰的差异响应方式导致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变

化规律不同。 例如，在高寒草原放牧导致植被盖度降低，但相对丰富的降水和土壤使植被恢复能力强，而在荒

漠草原，植被盖度降低后由于水分亏缺再生长能力弱［６１］，因此，不同牧区放牧对土壤动物的影响不同。

６　 研究展望

由放牧导致的植被和土壤的变化间接改变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家畜踩踏和采食摄入则直接

改变草地土壤动物分布。 草地植被和土壤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的复杂过程，放牧条件下将对土壤动物造成不同

的影响。 我国草地资源丰富，牧区中高寒草甸、高寒草原、温性草原及荒漠草原占比达 ７１．６％以上，是支撑我

国畜牧业发展的主要草地类型。 然而，在高寒草原和荒漠草原中植被类型不是以单一的草本为主，而是形成

了草本植物和灌木嵌套的斑块状景观格局，草本和灌丛不同的生态功能对土壤动物亦会产生不同影响。 本文

基于文献计量和综述，提出我国未来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研究重点：
（１）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应更多关注放牧与全球变化因子（增温、干旱）的交互作用对草地土壤动物的影

响，特别是增温（高寒生态系统）和干旱（荒漠生态系统）条件下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对放牧的响应规律及其

内在机制，是深入分析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在草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等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

基础。
（２）在草本植物和灌木嵌套形成的草地类型中环境异质性高，放牧条件下草本和灌木对草地土壤动物多

样性的差异性影响及多样性维持机制，关乎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在草地高质量发展新时期

需要重点关注。
（３）放牧作为草地生态系统一种常见的干扰因子，在不同放牧强度下，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功能的关系及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作用，是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的重要体现，需要全面考虑。
（４）不同草地类型生态系统中，土壤动物对放牧干扰的差异性响应及适应机制，是了解不同草地类型中

土壤动物在放牧干扰下仍然维持其多样性的重要原因，需要加强投入和研究。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赵同谦， 欧阳志云， 贾良清， 郑华． 中国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接价值评价．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４， ２４（６）： １１０１⁃１１１０．

［ ２ ］ 　 傅声雷． 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概况与发展趋势．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０７， １５（２）： １０９⁃１１５．

［ ３ ］ 　 刘任涛． 荒漠草原土壤动物与降雨关系研究现状． 生态学杂志， ２０１２， ３１（３）： ７６０⁃７６５．

［ ４ ］ 　 武海涛， 吕宪国， 杨青， 姜明． 土壤动物主要生态特征与生态功能研究进展． 土壤学报， ２００６， ４３（２）： ３１４⁃３２３．
［ ５ ］ 　 Ｚｅｄｅｒ Ｍ 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３１４６　 １４ 期 　 　 　 孙建财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８， １０５（３３）： １１５９７⁃１１６０４．
［ ６ ］ 　 Ｖａｎ Ｋ Ｒ， Ｖａｎ Ｄ Ｆ， Ｖａｎ Ｎ Ｃ Ｇ Ｅ Ｔ， ＷａｌｌｉｓＤｅＶｒｉｅｓ Ｍ Ｆ， Ｏｌｆｆ 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ｏ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５， ９０（２）： ３４７⁃３６６．
［ ７ ］ 　 Ｗａｎｇ Ｙ， Ｗｅｓｃｈｅ 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２５（１２）： ２４０１⁃２４２０．
［ ８ ］ 　 Ｍｏｒａｎ Ｍ Ｄ． Ｂｉｓｏｎ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 Ｔａｌｌｇｒａｓｓ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４３ （ ５）：

１１７４⁃１１８４．
［ ９ ］ 　 Ｋｒｕｅｓｓ Ａ， Ｔｓｃｈａｒｎｔｋｅ Ｔ．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ｅ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１０６

（３）： ２９３⁃３０２．
［１０］ 　 Ｓｐａｌｉｎｇｅｒ Ｌ Ｃ， Ｈａｙｎｅｓ Ａ Ｇ， Ｓｃｈüｔｚ Ｍ， Ｒｉｓｃｈ Ａ 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５（６）： ４４４⁃４５２．
［１１］ 　 Ｐａｎａｙｉｏｔｏｕ Ｅ， Ｄｉｍｏｕ Ｍ， Ｍｏｎｏｋｒｏｕｓｏｓ 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１８９（９）： ４４１．
［１２］ 　 Ｃｈｅｎ Ｃ Ｍ， 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 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ｕａｌ⁃ｍａｐ ｏｖｅｒｌａｙｓ：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６５（２）： ３３４⁃３５１．
［１３］ 　 Ｄｕｆｆｅｙ 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ｍｐ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ｕｎａ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ｌｉｔｔ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５， ７（４）： ２５５⁃２７４．
［１４］ 　 Ｎｅｇｒｏ Ｍ， Ｒｏｌａｎｄｏ Ａ， Ｐ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ｉ Ｃ．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ｖｅｒ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Ｄｕｎｇ Ｂｅｅｔｌ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ｌｐ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４０（５）： １０８１⁃１０９２．
［１５］ 　 Ｖａｎ Ｋ Ｒ， Ｓｃｈｒａｍａ Ｍ， Ｎｏｌｔｅ Ｓ， Ｂａｋｋｅｒ Ｊ Ｐ， ＷａｌｌｉｓＤｅＶｒｉｅｓ Ｍ Ｆ， Ｂｅｒｇ Ｍ Ｐ．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Ｄｒｉｖｅ Ｌａｒｇｅ⁃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ｓ ｏｎ Ｃｌａｙ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５， １８（４）： ６７１⁃６８５．
［１６］ 　 Ｇｉｓｈ Ｍ， Ｄａｆｎｉ Ａ， Ｉｎｂａｒ Ｍ．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ｂｒｅａｔｈ ａｌｅｒｔｓ ａｐｈｉｄｓ ｔｏ ｆｌｅｅ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６２８⁃６２９．
［１７］ 　 Ｖｅｒｄú Ｊ Ｒ， Ｍｏｒｅｎｏ Ｃ Ｅ， Ｓáｎｃｈｅｚ Ｒ Ｇ， Ｎｕｍａ Ｃ， Ｇａｌａｎｔｅ Ｅ， Ｈａｌｆｆｔｅｒ Ｇ．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ｄｕｎｇ ｂｅｅｔｌ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ｘｅｒ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１４０（３⁃４）： ３０８⁃３１７．
［１８］ 　 Ｊａｙ Ｒ Ｐ， Ｎｉｏｇｒｅｔ Ｊ， Ｅｒｒｏｕｉｓｓｉ Ｆ， Ｌａｂａｒｕｓｓｉａｓ Ｍ， Ｐａｏｌｅｔｔｉ É， Ｌｕｉｓ Ｍ Ｖ， Ｌｕｍａｒｅｔ Ｊ Ｐ．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ｖｓ． ｗｉｌｄ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ｕｎｇ ｂｅｅｔｌ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ｃａｒａｂａｅｉｎａｅ， Ａｐｈｏｄｉｉｎａｅ， Ｇｅｏｔｒｕｐｉｎａｅ） ．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１４１（１１）： ２８７９⁃２８８７．

［１９］ 　 Ｗａｇｎｅｒ Ｐ Ｍ， Ａｂａｇａｎｄｕｒａ Ｇ Ｏ， Ｍａｍｏ Ｍ， Ｗｅｉｓｓｌｉｎｇ Ｔ， Ｗｉｎｇｅｙｅｒ Ａ，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 Ｊ 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ｎｇ Ｂｅｅｔｌｅｓ （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Ｓｃａｒａｂａｅｏｉｄｅａ）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Ｓａｎｄｈｉｌｌ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 ５０（１）： ２２２⁃２３１．

［２０］ 　 Ｋａｙ Ｆ Ｒ， Ｓｏｂｈｙ Ｈ Ｍ， Ｗｈｉｔｆｏｒｄ Ｗ Ｇ．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ｈｕａｈｕａ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１９９９， ２８（２）： １２１⁃１２８．

［２１］ 　 Ｂｌａｉｓｅ Ｃ， Ｍａｚｚｉａ Ｃ， Ｂｉｓｃｈｏｆｆ Ａ， Ｍｉｌｌｏｎ Ａ， Ｐｏｎｅｌ Ｐ， Ｂｌｉｇｈｔ 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２２， １２： ３６８０．

［２２］ 　 Ｅｌｄｒｉｄｇｅ Ｄ Ｊ， Ｓｏｌｉｖｅｒｅｓ Ｓ， Ｂｏｗｋｅｒ Ｍ Ａ， Ｖａｌ Ｊ．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ｄａｍ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ｅｎｃｒｏ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５０（４）： １０２８⁃１０３８．

［２３］ 　 Ｂｅｌｏｖｓｋｙ Ｇ Ｅ， Ｓｌａｄｅ Ｊ Ｂ， Ｓｔｏｃｋｈｏｆｆ Ｂ Ａ．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０， ７１（２）：
６２４⁃６３４．

［２４］ 　 Ｇｉｂｓｏｎ Ｃ Ｗ Ｄ， Ｈａｍｂｌｅｒ Ｃ， Ｂｒｏｗｎ Ｖ Ｋ．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ｐｉｄｅｒ （Ａｒａｎｅａ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２， ２９（１）： １３２．

［２５］ 　 Ｐｅｔｎｅｙ Ｔ 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７， ２７（２）： １５５⁃１６５．

［２６］ 　 Ａｎ Ｈ， Ｌｉ Ｇ 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ｄｅｓｅｒ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１５， ７
（３）： ３４１⁃３４９．

［２７］ 　 Ｌａｎｇｅｌｌｏｔｔｏ Ｇ Ａ， Ｄｅｎｎｏ Ｒ 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０４， １３９（１）： １⁃１０．

［２８］ 　 Ｄｅｎｎｉｓ Ｐ，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Ｂ， Ｓｏｔｈｅｒｔｏｎ Ｎ 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４， ３１（２）： ３６１．

［２９］ 　 Ｂｏｕｒｎ Ｎ Ａ 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１０４（３）： ２８５⁃２９２．

［３０］ 　 Ｙａｎ Ｙ Ｃ， Ｙａｎ Ｒ Ｒ， Ｃｈｅｎ Ｊ Ｑ， Ｘｉｎ Ｘ Ｐ， Ｅｌｄｒｉｄｇｅ Ｄ Ｊ， Ｓｈａｏ Ｃ Ｌ， Ｗａｎｇ Ｘ， Ｌｖ Ｓ Ｊ， Ｊｉｎ Ｄ Ｙ， Ｃｈｅｎ Ｊ， Ｇｕｏ Ｚ Ｊ， Ｃｈｅｎ Ｂ Ｒ， Ｘｕ Ｌ Ｊ．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ｔｅｐｐ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２６２： １５７⁃１６５．

［３１］ 　 Ｈｉｌｔｂｒｕｎｎｅｒ Ｄ， Ｓｃｈｕｌｚｅ Ｓ， Ｈａｇｅｄｏｒｎ Ｆ，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Ｍ Ｗ Ｉ， Ｚｉｍ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Ｓ． Ｃａｔｔｌｅ ｔｒ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ｓ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Ｓｗｉｓｓ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Ｇｅｏｄｅｒｍａ， ２０１２， １７０： ３６９⁃３７７．

４１４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３２］　 Ｅｌｄｒｉｄｇｅ Ｄ Ｊ， Ｂｅｅｃｈａｍ Ｇ， Ｇｒａｃｅ Ｊ Ｂ． Ｄｏ ｓｈｒｕｂ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８（８）： １５０３⁃１５１３．
［３３］ 　 赵巴音那木拉， 兴安， 刘鹏飞， 哈琴， 德海山， 红梅， 美丽． 放牧和刈割对草甸草原中小型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 中国土壤与肥料， ２０２３

（３）： ２１８⁃２２５．
［３４］ 　 刘继亮， 赵文智， 王永珍， 冯怡琳， 祁进贤， 李永元． 禁牧和放牧对祁连山高寒草原秋季大型和中型土壤节肢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草业学

报， ２０２３， ３２（８）： ２１４⁃２２１．
［３５］ 　 孙彩彩， 董全民， 杨晓霞， 冯斌， 时光， 吕卫东． 牦牛和藏羊放牧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２３，

３４（１１）： ３１２７⁃３１３４．
［３６］ 　 Ｒａｆａｅｌ Ｏ，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Ｃ， Ｒｙａｎ 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ａ ｗｅｔ ｍｅａｄｏｗ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 １９１： １０５０４７．
［３７］ 　 Ｐａｎ Ｆ Ｊ， Ｙａｎ Ｒ Ｒ， Ｚｈａｏ Ｊ Ｌ， Ｌｉ Ｌ Ｈ， Ｈｕ Ｙ Ｆ， Ｊｉａｎｇ Ｙ， Ｓｈｅｎ Ｊ，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Ｎ Ｂ， Ｚｈａｏ Ｄ， Ｘｉｎ Ｘ 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ａ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ｔｅｐｐ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２０２２， ４７１： ３３⁃４６．
［３８］ 　 Ｚｈｏｕ Ｊ， Ｘｉａｎｇ Ｙ Ｚ， Ｓｈｅｎｇ Ｘ Ｊ， Ｗｕ Ｊ 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 ６０（５）： ８１４⁃８２４．
［３９］ 　 武崎， 吴鹏飞， 王群， 文勇立， 高艳美， 张荣芝， 龙伟． 放牧强度对高寒草地不同类群土壤动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 中国农业科

学， ２０１６， ４９（９）： １８２６⁃１８３４．
［４０］ 　 孙彩彩， 董全民， 刘文亭， 冯斌， 时光， 刘玉祯， 俞旸， 张春平， 张小芳， 李彩弟， 杨增增， 杨晓霞． 放牧方式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节

肢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 草业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１（２）： ６２⁃７５．
［４１］ 　 Ｇｏｏｓｅｙ Ｈ Ｂ， Ｓｍｉｔｈ Ｊ Ｔ， Ｏ′Ｎｅｉｌｌ Ｋ Ｍ， Ｎａｕｇｌｅ Ｄ Ｅ． Ｇｒｏｕｎｄ⁃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ｖ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４８（４）： ８５６⁃８６６．
［４２］ 　 薛娟， 魏雪， 何先进， 吴鹏飞．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蚁丘对小型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１， ４１（４）： １６１３⁃１６２４．
［４３］ 　 李玉娟， 吴纪华， 陈慧丽， 陈家宽． 线虫作为土壤健康指示生物的方法及应用．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５， １６（８）： １５４１⁃１５４６．
［４４］ 　 Ｈｏｕｌｂｒｏｏｋｅ Ｄ Ｊ， Ｍｏｒｔｏｎ Ｊ Ｄ， Ｐａｔｏｎ Ｒ Ｊ， Ｌｉｔｔｌｅｊｏｈｎ Ｒ Ｐ．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Ｏｔａｇｏ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Ｄｏｗｎｌａｎｄ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１６５⁃１７２．
［４５］ 　 Ｃｏｕｒｎａｎｅ Ｆ Ｃ，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Ｒ， Ｌｉｔｔｌｅｊｏｈｎ Ｒ， Ｃｏｎｄｒｏｎ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ｔｔｌｅ， ｓｈｅｅｐ ａｎｄ ｄｅｅｒ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１４０（１⁃２）： ２６４⁃２７２．
［４６］ 　 Ｈｏｕｌｂｒｏｏｋｅ Ｄ Ｊ， Ｌａｕｒｅｎｓｏｎ 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ｅｅｐ ａｎｄ ｃａｔｔｌｅ ｔｒｅａｄｉｎｇ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１２１： ８１⁃８４．
［４７］ 　 Ｏｌｏｆｓｓｏｎ Ｊ， Ｈｕｌｍｅ Ｐ Ｅ， Ｏｋｓａｎｅｎ Ｌ， Ｓｕｏｍｉｎｅｎ 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ｕｎｄｒａ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Ｏｉｋｏｓ， ２００４， １０６（２）： ３２４⁃３３４．
［４８］ 　 Ｗａｎｇ Ｌ， Ｗａｎｇ Ｄ Ｌ， Ｈｅ Ｚ Ｂ， Ｌｉｕ Ｇ Ｆ， Ｈｏｄｇｋｉｎｓｏｎ Ｋ 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ｔｏ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４７（４）： ８６８⁃８７５．
［４９］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Ｒ Ｗ， Ｍｕｉｒｈｅａｄ Ｒ Ｗ， Ｍｏｎａｇｈａｎ Ｒ 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ｏｉｌ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ａｔｔｌｅ Ｄｕ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６， ３７（１⁃２）： ９３⁃１０８．
［５０］ 　 Ｍｏｎｔｅａｔｈ Ｍ Ａ，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Ｐ Ｄ， Ｂｏｓｗｅｌｌ Ｃ 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ｏｎ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７７， ２０

（１）： ２３⁃３０．
［５１］ 　 Ｌａｉ Ｌ Ｍ， Ｋｕｍａｒ 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２０， １５（８）： ｅ０２３６６３８．
［５２］ 　 Ｋｅｌｅｍｅｎ Ａ， Ｔöｌｇｙｅｓｉ Ｃ， Ｖａｌｋó Ｏ， Ｄｅáｋ Ｂ， Ｍｉｇｌéｃｚ Ｔ， Ｆｅｋｅｔｅ Ｒ， Ｔöｒöｋ Ｐ， Ｂａｌｏｇｈ Ｎ， Ｔóｔｈｍéｒéｓｚ Ｂ． 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Ｐｌ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９， １０： ８７６．
［５３］ 　 Ｌｉ Ｗ Ｌ， Ｌｉｕ Ｃ Ｌ， Ｗａｎｇ Ｗ Ｙ， Ｚｈｏｕ Ｈ Ｋ， Ｘｕｅ Ｙ Ｔ， Ｘｕ Ｊ， Ｘｕｅ Ｐ Ｆ， Ｙａｎ Ｈ 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１２： ７６５０７０．
［５４］ 　 殷秀琴， 仲伟彦． 羊草草地不同放牧强度下土壤动物的研究． 草业学报， １９９７， ６（４）： ７２⁃７６．
［５５］ 　 沈海花， 朱言坤， 赵霞， 耿晓庆， 高树琴， 方精云． 中国草地资源的现状分析． 科学通报， ２０１６， ６１（２）： １３９⁃１５４．
［５６］ 　 韩国栋． 中国草地资源． 草原与草业， ２０２１， ３３（４）： ２．
［５７］ 　 谢高地， 张钇锂， 鲁春霞， 郑度， 成升魁． 中国自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１， １６（１）： ４７⁃５３．
［５８］ 　 刘国华， 沈果， 王振龙， 路纪琪． 放牧对锡林郭勒草原植被生物量和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 中国草地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５（３）： ７２⁃７６．
［５９］ 　 Ｇａｏ Ｚ Ｗ， Ｈａｎ Ｃ Ｗ， Ｈｕａｎｇ Ｊ， Ｌｉｕ Ｚ Ｙ， Ｚｈａｎｇ Ｌ， Ｚｈａｎｇ Ｇ Ｇ， Ｊｉａ Ｍ Ｑ， Ｌｉ Ｘ Ｄ．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 ３３（１４）： ２５１２⁃２５２７．
［６０］ 　 王力群． 放牧对荒漠草原土壤线虫群落及其季节变化的影响［Ｄ］． 呼和浩特：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２０２２．
［６１］ 　 Ｓｍｉｔｈ Ｔ， Ｂｏｅｒｓ 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３， １４： ４９８．

５１４６　 １４ 期 　 　 　 孙建财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放牧对草地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